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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侯甸之《西樵野纪》是明中期吴中地区重要的志怪小说集。此书搜罗前代笔

记小说中的奇谈怪论，并多有改订，且选辑及改订方式影响了后来笔记小说的编纂与创

作。一方面，其所辑取的篇目，强化了尚奇意识，并在创作中承继是时苏州笔记小说中“以

奇为不奇”的创作风尚，呈现吴中好奇尚趣的文学理念；另一方面，其编纂故事时，忽视原

文本的多元趣味，重视文字的工整雅致，反映了吴中文学的雅俗之变。作为代表作品，《西

樵野纪》张扬了地域文人“尚奇”的审美趣味和“变俗为雅”的创作风尚，并对后世笔记小

说乃至话本小说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体现了阅读史与书籍史中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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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地方文艺趣味的呈示与强化

——论《西樵野纪》对前代笔记的选辑意义

吴  晗

①  [明]张德夫、皇甫汸纂修：《（隆庆）长洲县志》，国家

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14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8。

明代中期，吴中地区笔记小说涌现，除记载

典章制度外，往往涉及志怪故事，如《志怪录》

《语怪》《都公谈纂》《庚己编》等。侯甸所作

《西樵野纪》在上述笔记小说的基础上，收罗志

怪故事而纂集为专门的志怪小说集，体现吴地

“尚奇”的审美旨趣。同时，创作中“以奇为不奇”

的创作理念，以及“录怪不记意”的改辑取向，

展现是时笔记小说创作和改订的新风尚。

苏州地区自古好奇尚怪，《长洲县志》称

“好谈神仙之术”“信鬼神，好淫祀”①。这一传

统是志怪小说得以创作和传播的基础。明代中

期，复古风尚蔓延，加之博古和收藏风的兴起，

“今吴俗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

苏州藏书刻书的活动也随之高涨，不但刊刻古

本正经正史以及集部文献，子部善本书籍在弘

治至嘉靖年间也不断被翻刻。前代子部类著述

《世说新语》《太平广记》，以及时人集结前代小

说而汇编成书的《顾氏文房小说》《虞初志》等

小说丛书于正德、嘉靖时期相继问世，促成了子

部类野史杂传、笔记小说创作的兴起。从《客座

新闻》到《志怪录》《庚己编》，以志怪为主的笔

记小说集走向兴盛。是时，王鏊等人有鉴于时文

泛滥，而倡“古文辞”，提倡文辞写实生动的同

时，文章细节处传神写照，甚而夸饰，不自觉带

上“传奇”色彩。因此，大量古文的创作也激发

了志怪传奇的书写，从而有“每为异人侠客童

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②的奇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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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讲求“实录”精神，在创作时，以“奇”为“不

奇”，将身边奇事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创

作观念和文学趣味上都有全新的见解。这样的

创作态度从沈周、王鏊等开始，由他们的学生祝

允明、钱谷、文徵明、都穆及其周遭好友陆粲、

陆采等延续下来，诸人常围坐清谈，讲演幽怪之

事，以奇趣为乐。陈继儒言：“余犹记吾乡陆学

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

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征

明）、沈（周）、都（穆）、祝（允明）数先生往来。每

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出笥秘，互相传写，丹铅

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签，

而经史子集不与焉。”①其中又以祝允明尤为突

出，“好集异闻，而书为吴中第一。每客来谈异，

则命之酒，或与之书。轻佻者欲得先生书，多撰

为异闻以告”②。他们嗜好搜奇抉怪的观念在笔

记小说的创作中得到鲜明体现。

《西樵野纪》杂采众家作品中的志怪神异

故事，加之文学性原创，成为一本全新的地方志

怪小说集，体现吴中文学“尚奇”的一面，并被

后世文献不断转引、改编，成为苏州志怪小说传

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此书搜罗了苏

州明代中前期的志怪作品，这部分作品在长时

间内并未流通，③作者重新编辑，使得乡邦文献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侯甸在整理和阅

读这部分文学性较强的笔记小说的同时，自己

也投身创作，使得志怪小说的创作进一步得到

发展。他以文学性为重的编纂理念，激发了一大

批相似的笔记小说总集甚至是类书的形成，如

王同轨《耳谈》《耳谈类增》、赵吉士《寄园寄所

寄》、褚人获《坚瓠集》等，④且影响了“三言二

拍”等晚明话本小说的创作。此书成为中间环

节，勾连明代前期和晚明的小说创作，并扩大了

明代中前期苏州笔记小说的流播与接受。

一、《西樵野纪》⑤的作者与作品考订

侯甸，苏州人，号西樵山人，大约活跃在明

弘治、嘉靖时期，外祖父是著名画家陈暹（字季

昭）。⑥其少时师从祝允明与都穆，⑦在跟随他们

参与雅集时，搜罗了大量的笔记小说。⑧后应试

未第，曾在黄省曾族亲家任私塾先生，教授省曾

之侄黄道统。⑨他一生未出仕，隐居山林，辑佚

前人怪谈之作，后成《西樵野纪》一书，黄省曾

赞为：“山林未尝无才人。”⑩

（一）选辑与原创：《西樵野纪》所收作品

查考

根据统计，⑪在 177 篇作品中，占比最大的

是和祝允明《志怪录》《语怪》《野记》相关的

作品，共 70 条，占总数的 39.5%；其次是原创

性作品，共 56 条，占 32%；⑫再次是掌故逸闻，

①  [明]陈继儒：《藏说小萃序》，《晚香堂集》卷二，《四

库禁毁丛刊》第 66 册，第 576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②  [明]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 104 册，第 597 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③  祝允明、陆粲等人的志怪作品，皆在万历以后才得以

刊刻，在明嘉靖时期，仅在一定范围得以流传。

④  此类书籍收罗前代志怪神异故事成书，如《耳谈类增》

“竹园狐妖”“鬼买棺”“雷击逆子”等条引自《庚己编》

《志怪录》《西樵野纪》等书，《寄园寄所寄》“悟真寺

僧”，《坚瓠集》“桃花仕女”“鬼观戏”等条来自《西

樵野纪》。

⑤  [明]侯甸：《西樵野纪》，《续修四库全书》第 126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此书以抄本流传，在著

录时，“西樵野纪”“西樵野记”混用，本文根据原文

著录，以下引文皆据此本，不再具录。另文本论述时

使用“西樵野纪”。

⑥  见《西樵野纪·陈季昭绘五台山》条，有“外大父陈公

季昭，以绘事名雄吴中”。《西樵野纪》卷二，第 694 页。

⑦⑧  见《西樵野纪·叙》：“余少尝从侍枝山、南濠二先

生门下。”《西樵野纪》卷末，第 727 页。

⑨  见黄省曾《西樵野纪·前叙》言：“余侄道统谓余曰：

‘业师侯君著《西樵野纪》。’”《西樵野纪》卷首，第

685 页。黄家三兄弟，孝曾、鲁曾、省曾。孝曾只一女，

皇甫汸《黄先生墓志铭》记载：“兄太学生孝曾早卒，

抚幼女长，为治装嫁之钱生。”鲁曾三子，道美、道贵、

河水，黄道统极可能与道美等同辈，是族兄弟的儿子。

⑩  见 [明]黄省曾：《西樵野纪·前叙》，第 685 页。

⑪  雷同篇目调查结果部分参考陈国军：《祝允明〈祝子

志怪录〉真伪考辨》，《饶学研究》第 2 卷，广州：暨

南大学出版社，2015；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

录》，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6。本文对各

书内容加以比对，厘清相互关系，结论不尽相同。

⑫  原创作品的判定依据一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以第一

人称叙述全文，如卷五《鬼索饭》，讲述当下所见所

闻事；二是与作者相关事件，如卷二《陈季昭绘五台

山》。因笔记小说多从街头巷语而来，作品的原创性

多受质疑。本文仅统计最有可能性的原创文本，特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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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宋元以来笔记中流传的故事，共 26 条，占

14.5%，剩下则是从当时其他笔记作品中借鉴

的条目，共 25 条，占 14%，其中对《客座新闻》

《菽园杂记》《都公谈纂》《余东录》等作品皆

有引用。总体来看，《西樵野纪》选编前人作品

大部分来自苏州地方文献，占到了总数的68%。

由此可见，该书得以生成的最重要因素是选辑

前代地方文献中志怪的内容。大致确定为原创

故事的 56 篇中，遇仙、遇鬼、遇怪等奇遇类故事

共 32 篇，自然界神异故事 7 篇，征兆、因果报应

以及佛教故事类共 11 篇，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名

人、奇人 6 篇。从主题来看，未脱窠臼，然描写处

有其特色所在，后文细致分析。

该书对前人笔记小说的选编与改订，多是

对旧有文本的简单修订，内容基本不变，文辞

言语方面进行精简和雅化。以“斩鬼托生”条为

例，《志怪录》中，鬼希望帮助他把身体拾在一

块，用语为浅近文言，“冀汝为我拾而聚之”，希

望为我拾起来放在一起；而《西樵野纪》中则是

“不得连属，幸拾聚之”，用工整的文言话语，措

辞更加精当。《志怪录》中喜欢用连词和语气词，

类似“乃”“者”，这些词实际上更加适合口语

表达，在讲故事时有逻辑感，在出口时有抑扬顿

挫之感，增强节奏，很符合清谈场合；而《西樵

野纪》中，往往使用书面化词语，如“连属”等，

讲求语言的工整，常用四字短句连接，适宜阅

读，同时也体现出文本修整的痕迹。《西樵野纪》

注意题目的命名，没有小标题的加上标题，点明

文本内容；有标题的篇目，则根据内容微调或重

新命名。篇名的微调，体现作者有意识以题目反

映文本内容，注意到文章的整体性。原创作品多

是以第一人称为主，记录亲身经历或是亲友所

遇到的奇事，文本较为简略，并且故事发生的地

点几乎都在长江流域，如吴中、徽州、南昌等，时

间则大多在弘治至嘉靖年间。①书中改订转引

的材料几乎都在弘治以前，可能是因为弘治五

年（1492）以后，祝允明、都穆陆续参加会试，②

减少关于志怪的清谈活动，娱乐之作的撰写也

告一段落。没有前辈提供资料的情况下，侯甸开

始进行文本创作，其主题主要是周遭发生的奇

诡之事。

（二）地域文学传播的中间环节：《西樵野

纪》编撰与传播之功

《西樵野纪》参阅了苏州明代中前期笔记

杂著，合成一本文学色彩更浓厚的笔记小说集。

作者有意识地将乡邦文献根据某个主题重新选

编，并根据这一主题和创作倾向而重新创作相仿

的作品。这无疑体现了文学性笔记杂著在当时的

兴盛。在“好奇尚怪”这一共同旨趣的引导下，该

类笔记别集重新编纂前代笔记小说文本，并有意

搜集类似主题内容进行原创。由此，促成了地方

笔记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与传播，扩大了作品的流

通范围，提高了作品的被接受程度。

《西樵野纪》作为地方文学性志怪小说选

集，客观上增补了史料，最重要的是，汇编地方

文学文献并进一步传播，对小说的整体性发展

产生了影响。首先，该书作为野史笔记，具有补

史的功能。王世贞是时整理所见材料，对《西

樵野纪》共引用 4 次，分别是“桂花异”“蒋阁

老”“马中锡”“黄鉴”条，这些条目作为野史，

补正史之不足。其次，作为地方性志怪故事汇编

集，它吸收了前代地域文化中文学性较强的志

怪部分并将其汇编，而书中有趣的故事又成为

后来文言和通俗小说的资源，扩大了地域文学

的影响，成为文学传播中有力的一环。《西樵野

纪》中的很多故事被苏州文人的作品收录，如

王世贞《艳异编》“桂花著异”、冯梦龙《情史》

“薛雍妻”“南楼美人”、褚人获《坚瓠集》“桃花

仕女”“石羊鸣”等条，成为地方文化因素连接

的一环；同时，这一影响也辐射到其他地域，如

施显卿《古今奇闻类记》、梅鼎祚《才鬼记》、王

同轨《耳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也受到此

书影响。不仅文言小说集转引此书中的内容，通

俗小说也受此书涵养，明末周清源的《西湖二

集》将此书中的“周震变驴”条改为通俗话本。

此外，《西樵野纪·骷髅诵经》这则故事和日本

民间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中“人畜所履髑髅

救收示灵而现报缘”的故事相对，两国民间故

①  根据统计，故事地点和时间相对集中，90% 为发生在

明中期江南地域的事件。

②  祝允明，十九岁中秀才，明弘治五年（1492）中举，后

七次参加会试，以举人选官，在明正德九年（1514）

授为广东兴宁县知县。都穆，明弘治乙卯秋（1495）

领应天乡荐，明弘治己未（1499）举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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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题的遥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中的有趣话

题。当然，不仅此书中的故事被后世所引，其他

明中期苏州志怪小说也影响到后世著述。

二、从祝允明到侯甸：文人笔记趣味的 
演进脉络

（一）“重奇”与“乐己”：苏州文人笔记旨

趣考探

苏州文人笔记在明中期全面兴盛，作品喷

涌而出的同时，也带着自身地域的审美趣味，

最主要的是重奇与自娱的审美心态。首先，是承

续《搜神记》而来的“明神道之不诬”①之态度。

王鏊《震泽长语》、杨仪《高坡异纂序》中都体

现出这一创作旨趣，“颠仙之事，太祖亲立碑于

庐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诬也……又有

冷启敬者，传闻颇不经，余不敢信。今见其《仙

奕图》，三丰题识，则其事不可谓无也”②，“两见

邑中怪事，始叹古人纪载未必皆妄”③。其次，是

为有益风教，并彰显地方名贤之声望。祝允明认

为，“苟得其实而记之”，“是已不为无益矣”。④

《西樵野纪前序》中称“纪古君子之处世”，“首

风教，源至理，明施酬，寓劝惩”，其自序亦言“可

惩可劝，粗显箴规而有补风教者”，意寓此书有

教育世人的功能，并且记录明贤之事，教育世

人，以先贤为榜样，如“杨尚书”“都玄敬不纳

窖银”条，以乡贤的高尚举措劝导民众。在宣扬

风教的同时，张扬了明贤的嘉言懿行。除此之

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对怪异事件的好奇，“使

人可惊可异”。侯甸等人基于自我兴趣来收集，

“凡得于见闻者，辄随笔识之”，甚而成癖，“独好

为是，亦不自知其僭，癖也”。侯甸认为这样的怪

谈故事可以娱己忘倦，“其清谈怪语，听之靡靡

忘倦”，充分表现出志怪作品的娱乐之效。⑤侯甸

的老师祝允明、都穆常“清谈怪语”，强调所作

所记之奇谈怪论，有娱乐适己的效果。祝允明尤

好此作，“久益迷落”⑥，他记录了大量的志怪故

事，在《猥谈小叙》中，称这些工作是“记琐事，

订细文，述善戏”，指出这些琐碎之作，有游戏之

效，且能够增长见识，“所见闻，颇多识”，使人愉

悦，“聊解颐”。在《志怪录序》中，他进一步强调，

这些“恍语惚说”，当时同辈皆喜爱，“吾同侪之

所喜谈而乐闻之者”，“虽鄙芜”，然“从吾所喜

乐而从之”，为自身的愉悦而书写。《语怪四编

序》中也传达这样的意涵，“有兴书之，事奇警

热闹不落寞书之”，有兴致则书写，故事热闹则

记录。总之，他们在进行志怪故事的记录时，往

往是从趣味性出发，讲求热闹的场面，喜欢奇闻

逸事，更多是为了娱乐，劝诫与补史功能已经让

位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娱乐需求。

《西樵野纪》直观地传递上述好奇、好怪

及自娱的文学审美宗尚。作者有意选取地方文

献中叙事的篇章，重奇事，重志怪，而成志怪小

说选集，完全不掺杂考订辩证等内容在其中，可

以说是明代吴中地区较早的志怪小说集。因其

编选内容的纯粹性，文学倾向更为明确而直观。

在尚奇趣和娱乐的宗旨下，《西樵野纪》筛检地

方文献，将驳杂的笔记集有意识地编选成一本

完全讲述奇事的志怪小说集。该小说集的汇编

及其中鲜明的“尚奇”与“自娱”观念，对后来

的文言小说集产生很大影响。稍后王世贞《艳

异编》、施显卿《古今事类奇闻》、褚人获《坚瓠

集》、赵吉士《寄园寄所寄》等书，皆引用了此书

中的篇目，也传承了其中的文学观念。

这样的变化和当时社会背景以及个性自觉

是分不开的。淫祀和丰富的民间信仰使得吴中

自古以来有尚奇、尚怪的传统，阅读稗官小说，

也成为民间的一项乐趣。《明史·文苑传》中就

记载明初吴中的一个普通老媪，嗜好听稗官小

说，请人为她诵读。“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

①  [晋]干宝：《搜神记自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

说序跋集》，第 50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②  [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下，[明]王鏊、[明]王禹

声撰，[明]王永熙汇辑，楼志伟、赣锡铎点校：《震泽

先生别集》，第 44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③  [明]杨仪：《高坡异纂》，《烟霞小说》本，《四库全书

存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13 页，济南：齐鲁书社，

1995。

④  [明]祝允明：《志怪录自序》，[明]祝允明著，薛维源

点校：《祝允明集（下）》，第 1021 页，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6。

⑤  [明]侯甸：《西樵野纪·叙》，第 727 页。

⑥  [明]祝允明：《野记小叙》，[明]祝允明著，薛维源点

校：《祝允明集（下）》，第 826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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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数本，为媪诵之。”①除了有广泛坚实的民间

基础外，更重要的是尚奇尚趣的文人趣味。《艺

苑卮言》中记载明中期吴中人鲜明的个性和不

羁的言行，敢于表现自我意志，思想相对开放。②

志怪小说中的奇事，符合他们尚奇的诉求，热闹

的故事有愉悦身心的功效。自娱之乐促成了笔

记小说文学化的发展。此外，阅读小说成为大众

兴趣，故事内容也由此更加偏向世俗和民众生

活，严肃的话语渐少，文本向着好奇热闹的方向

发展，表现出纯粹的娱乐性，消解了文本的政治

性与实用性，使之呈现出更加文学化的一面。因

此，文人对待世俗的开放和尚奇自娱的态度，给

予志怪小说全新的审美宗尚和创作旨趣。

此外，尽管吴人好“奇”，喜稗官小说，但在

主流审美视域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小说被

视为小道。“苏州人惯作小说而事多不实。盖苏

人好文，往往以传闻之言文饰而成书故也”③，

这一类批评频出，苏州文人尝试用“以奇为不

奇”的创作方式，弥合作品所受到的质疑。通过

对奇怪事件相关真实性部分的渲染，即时间和

地点的真实、参与人物的真实、围观者的真实发

声，从而营造出事件本身的可信度，打破评语中

的“不实”之说，以期作品能够被更广泛的阅读

人群所接受。

（二）“以奇为不奇”的创作理念及其延续

有关吴中“尚奇”的风尚在前代学者的研

究中已多有提及，然对待“奇”的态度以及处理

方式上，吴中笔记小说又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审

美创作风尚——“以奇为不奇”，即在写作时，将

奇事怪谈当作世俗琐事加以记录，标注时间、地

点，如同记述一件生活中常发生的事件，以日常

化笔法书写奇谈。具体表现为事实性虚构的强

化，如强调时间、地点以及参与者的真实性；另

外在创作中不断通过语言表述，强调事件的真

实性，将它们视作现实生活的一种常态。

从《志怪录》开始，体现出“以奇为不奇”

的创作风格。《志怪录》中“桃园女鬼”“前世

娘”“常熟女遇鬼”篇，最后的结句分别是“是

在弘治中也”“时正德己巳所闻”“时弘治末所

闻也”。祝允明喜欢在最后交代事件发生的时

间，强调其真实性，进一步表明这是现实中的

事件。他“以奇为不奇”，将这些神异之事归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常常关注事件的后续发

展。文末反馈信息“后不知何如”④“犹未知其

后何如耳”⑤，尽管这些套语在六朝志怪小说中

已习见，然作者的确怀有探究之心，对后续事件

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加以续写和补充。又有《志

怪录》卷五“狐丹”篇结尾，“事在成化中”，卷

三“王生见神过”篇末尾“戊辰岁附记”，“司牡

丹”篇交代“事在洪武二十八年四月”，皆在文

末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卷三“燕雏”篇结尾

交代写作时间和缘由，“此予作于弘治改元之

春，未足多怪，而重其可警也，聊附书之”，这样

的口吻，申明虽不是奇事，但足可警，并和序文

相对照。卷三“雄鸡生卵”文末称“姑附记，与

知者辨也”，卷四“贺解元”条“后果如卜，二士

忘为谁”。可见，他对于奇事坚信不疑，将它们归

为日常生活，因此多番验证。其尤喜搜集这部分

材料，为了采集这部分内容而招待宾客，送酒送

字。“每客来谈异，则命之酒，或与之书。轻佻者

欲得先生书，多撰为异闻以告。先生不知其伪辄

录之。”⑥因此，无论是内容、写作手法，抑或结

尾处的时间说明和求证文字，皆是祝公惯用手

法，体现了“以奇为不奇”的志怪态度。在《语

怪四编》中同样如此，文本中的鬼怪完全是日

常化的状态。“鬼邀截中途，管不能前，乃与相

携至家，作羹饭享之。鬼恶其淡薄，不悦，勉食

之，天明始去。”⑦此篇中的鬼，有点像世俗无

赖，与管某没有关系，硬要跟着他回家，等管某

无偿提供饭食，它又嫌弃饭食淡薄，不喜但还是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文苑传》“王行”条，《明史·

文苑传》卷二八五，第 732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艺苑卮言》中记载张灵、祝枝山等人的狂放言行。

③  [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十二，国家图书馆藏

明嘉靖刻本。

④  [明]祝允明：《语怪四编·人疴》，[明]祝允明著，薛

维源点校：《祝允明集（下）》，第 1130 页，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6。

⑤  [明]祝允明：《语怪四编·上真赐药》，[明]祝允明著，

薛维源点校：《祝允明集（下）》，第 1126 页，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⑥  [明]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 104 册，第 597-598 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⑦  [明]祝允明：《语怪四编·管某遇鬼》，[明]祝允明著，

薛维源点校：《祝允明集（下）》，第 1127 页，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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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饭吃掉，到了天亮才离开。“邀截”表现鬼的

无赖，“恶其淡薄”细节的刻画进一步丰富了无

赖鬼的形象，“不悦”又“勉食之”，将这副泼皮

的嘴脸穷形尽相。鬼身上带着世俗气息，完全地

去神秘化。祝允明充分运用“以奇为不奇”的手

法，把鬼怪当作人来写。

《西樵野纪》中的原创作品，继承了《志怪

录》中“以奇为不奇”的心态及创作手法，并将

其投诸创作。作者将怪异事件按照平常事对待，

在文本描写中，世俗化色彩加重，神异性被消

解，这在《骷髅诵经》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骷髅诵经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

朗，辄出山门闲步，闻诵《华严经》，声不

绝。元仁谛听之，未得所在，怅然而归。次

夕令诸徒复诣声处，闻经声出自土中，即

以曳杖画记。翌旦启壤，乃一骷髅，皮肉悉

腐，独唇舌鲜润。元仁持归，以石匣韫之，

外护稿穰，置于庑廊。至夜，经声如故，观

之者以亿计。未旬月，为客僧窃之而去。①

此篇前半段，讲述元仁夜听念经声，遍寻不得，

终于通过仔细寻找，发现一神奇会念经的骷髅，

小心保存，众人参览。到此，皆体现出佛法的普

世性，写到骷髅念经不倦，“皮肉悉腐”，而“唇

舌鲜润”。佛法度化世人，连骷髅也受其指引。然

结果却是“未旬月，为客僧窃之去”，具有神圣

色彩被佛经度化的骷髅被游方僧偷去，令人啼

笑皆非，结局有一种后现代性质的解构神圣的

意味。与之相对的是明末的《罪惟录》中，结局

是“后不复有声，是月诸省大疫，复大旱”，将此

异事理解成一种征兆，展示超现实的神秘力量。

相对而言，《西樵野纪》中更凸显对奇诡之事的

生活化状写，无论是元仁的闲步而行，还是持归

储藏，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举措，且描

述中一半的文辞是为日常琐事服务。篇目点明

时间为“秋夕”的夜晚，发现者为寺庙僧人，围

观者包括寺庙的众僧和后来观看骷髅念经的众

人，奇事相关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皆是从日常化

的角度去描述。而作者也是以围观群众的第三

人称限制性视角观测异常事件，似乎这就是一

件众人皆知的故事，特别是结局具有神圣意味

的意象被世俗僧人所盗窃，也并未有任何异象，

更是消解其神秘色彩，展现“以奇事为寻常”的

表现手法。从此篇来看，故事类型固然是志怪，

但在细节刻画上，展现出日常生活化的一面，并

且用世俗生活解构神秘事件，展现出“以奇为

不奇”的特色。

后来陆延枝的《说听》，也延续了这一创作

风格，将奇事当作平常事来对待，赋予奇人世俗

人物的特质。《说听》是陆延枝于嘉靖三十五年

（1556）所作志怪小说集。《说听》中神异之事

的见证者，多是生活中的人，有文林长子文奎、

有异术的朋友、某太仓小民、长洲小民等。作者

记录市井小民生活中的某些独特经历，而相关

事件也是以日常化的笔触加以描摹，并且这些

神异之物往往带着七情六欲，而少有惊心动魄

的传奇色彩。以卷三中的《狐精》为例：弘治中，

狐精和宫女小三儿私通，小三儿嫁人居富乐，狐

精随之，以卜测祸福奇验得钱财，与参政谈论

古今，为某民治病，收一两黄金的药费。作者以

一种客观平淡的语言描写这一系列事件，狐精

的形象是世俗化的，他有人的欲求，和人交往随

意，全无隔阂。结局是官员索财，“正德初廖镇

守太监弟鹏召富乐索千金”，狐精家人被下狱，

狐狸自此离开，“亦自是不至”。②此处的狐精，

没有靠神异的法术救出家人，而是遵从世俗法

制，淡然离开，展现出世俗人类的特质。

从《志怪录》到《西樵野纪》，再到后来的

《说听》，作家用“以不奇为奇”的笔触描摹神异

之事，消解了神秘色彩，展现世俗生活的另一

面。这一创作观念，由吴中文人尚奇、尚趣风尚

以及享受世俗生活的态度所引导，同时也是地

方趣味与主流审美观念的一种调和。

三、“录事不记意”及其新变

《西樵野纪》继承了《志怪录》以来“以奇

①  [明]侯甸：《西樵野纪》卷八，第 715 页。

②  [明]陆延枝：《说听》卷三，《烟霞小说》本，《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89 页，济南：齐鲁书

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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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为不奇”的写作方法，将奇闻逸事当作日常

生活中的平常事件来刻画，且在创作上展现出

新变，重点体现“录事不记意”这一特点，即完

整著录怪奇异闻事件本身，而不关注文字书写

的意趣。他们认为这些稗官志怪，“其言多不雅

驯”①，因而有意处理文辞，使其整饬，却失之趣

味。以《西樵野纪》中改编的作品来看，不难发

现这一变化。

沈质文卿居太仓，家甚
贫，以受徒为生。一夕，寒不
成寐。……文卿知之，口占云
……穿壁者一笑而去。视“世
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颇为优
柔矣。（《菽园杂记》卷二）

太仓沈文卿少时家授
徒为生。一寒夜，拥衾而寐。
……觉之，口占一绝云：……
观文卿辞意，不直能拒之，而
亦欲其教子孙也。（《西樵野
纪·沈文卿拒盗》卷四）

世传鬼作（作音佐）诗云：
……庄生所谓“髑髅深矉蹙
頞云‘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
复为人间之劳乎耶？’”此意
也。（《濯缨亭笔记》卷五）

陕人有请仙者，箕动，问
为谁。乃书数鬼字……乃书一
诗云：……是人不愿为人而
愿为鬼，岂为鬼乐于为人耶？
亦奇矣。（《西樵野纪·鬼诗》
卷三）

国初，蜀保宁城中，有
韩氏女……后从玉珍兵掠云
南还，邂逅其叔父，赎之归成
都，以适尹氏。……此可配古
之木兰矣。（《余冬序录摘抄》
卷一）

国初，保宁一女韩氏……
后从玉珍讨云南，及归，邂逅
其叔父，赎之归成都，以适尹
氏。（《西樵野纪·韩贞女》卷
十）

弘治间，包山华严寺僧
宗翌，年少质美，从师昊云游
淮徐间。舟宿桃源，瓦砾乱入
舟中。……遂进舟数里，瓦砾
复入舟中者再，舟中人皆惶
惑莫知所以。及抵徐宿彭城
驿，翌如厕，得钱半百，持以
视昊，寻于佛书中又得数十
文，于履中又得数十文，始怪
焉。至夜见一美人甚丽……
自是晨往暮至，与之寝食。昊
知其为怪也，作咒禳之，瓦石
如雨而至。昊强翌归。主僧问
翌，曰：“闻汝遇怪，果怪矣
乎？”言未竟污秽满身。寺僧
无不骇愕。寺中偶失一物，试
问之，即从空中投书，曰：“某
人窃去。”人有祸福寿夭，问
之者多奇中。或有不信，逐之
雨中，衣竟不湿。寺僧百方禳
之，一日作隐语，曰：“莲花
即应沃罗。”莫解其意。阅三
月，大书于门，曰：“宗翌，我
去也。”明日遂去。翌今尚存
无恙。（《（正德）姑苏志》卷
五十九）

弘治辛亥，华严寺僧宗翌
从师昊云游淮徐间。舟宿桃
源，瓦砾乱入舟中。……乃操
舟更进数里，瓦砾复如之。及
抵徐，宿彭城，夜见一美人颇
艳丽……诘旦，翌疾昏谵语，
昊知为怪，眩作咒禳之。其抛
至尤甚。昊强翌即归。未三日，
昊卒死，而翌无恙。（《西樵野
纪·华严寺僧》卷十）

吴医陈雪谷宥，……第
二子忽寒热……有二鬼来曰：
……一时四鬼各啾啾喧言不
已。陈之仆怒而啐于旁，鬼即
骂曰：“汝以某年月日窃主银
匙二柄，易钱与闾门某人家，
赌于苏卫之二门外，一掷而
声。汝贼也，何得侮我。”仆仓
皇避去。又有一道士以符叱
遣之，鬼亦叱曰：“吾与陈素有
仇，故告神而来，汝邪术安能
遣我？”陈乃百方求祷，而三
鬼亦苦相劝解。……二鬼时作
声于空中，问以祸福，事多验。
陈尝自述以语人云。（《近峰
闻略·四鬼啾啾作声》卷一）

吴医陈雪谷仲子，忽寒
热……三鬼諠辨不已。陈有一
仆，怪而大啐之。鬼骂白汝某
曰：“窃主银若干于某处，饮
酒无藉，汝为义仆耶？”仆惧，
走匿。陈以百端求祷。三鬼始
相议曰……陈问其子，子言所
见与所语如一。陈乃立告者木
主，岁时赛于家。（《西樵野纪
·陈雪谷子症》卷九）

在改编过程中，《西樵野纪》体现出“录事

不记意”的特点，总体篇幅要小于原本，作者有

意进行了删订。这里的“意”有两层涵义：一是

指意义，即文本的多重意涵；二是指意趣，即作

者描写时所表现出的生动笔墨。侯甸在引用和

改编前人的作品时，注重记录奇人奇事，但在处

理文本时，并未将原文本中的深意和意趣表现

出来，除了《志怪录》中的几例外，上述转引自

其他书籍材料的条目也能印证这一观念。

与《菽园杂记》中“沈文卿条”相比，《西

樵野纪》中“沈文卿拒盗条”有两处不同。一是

沈文卿深夜的状态，《菽园杂记》中较为通顺，

因为家中贫寒无取暖之物，所以晚上“寒不成

寐”，才引发后文遇贼作诗之事；而《西樵野纪》

中则称“拥衾而寐”，一来和家贫对不上，二来

已拥被而眠，察觉有陌生人进屋，当是被惊醒，

后直接作诗，不太符合常理，过渡不流畅。再看

文中表达的深意，陆容引用了《唐诗纪事》中李

涉为绿林所作诗，李诗意指晚唐社会半是强盗，

表达激愤之言。陆容认为沈文卿之诗，少了李诗

中的强烈情感和讽刺之意，较为宽和温厚，多了

打趣，而少讥诮，典故的叠加增加了文本层次和

深度。反观《西樵野纪》中，只理解诗歌表面的

意思，将诗歌理解为对偷盗者的规训，将原本赞

美沈文卿的主旨改换为劝世之意，稍显模式化

与套路化，且过于直白。又如《鬼诗》篇和《濯

①  [明]陆延枝：《说听序》，《烟霞小说》本，《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49 页，济南：齐鲁书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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缨亭笔记》中的故事相比，戴冠将鬼诗迁移到

《庄子·至乐》篇，讨论“至乐”“生死”相关的

人生哲理，加深文本的意涵；而《西樵野纪·鬼

诗》则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做鬼比做人快乐，消

解了哲学性思考。再看《韩贞女》篇，同样的内

容，细节上的差异反映作者对政治事件态度的

不同，以及在文本深度上的差异。首先，对玉珍

兵的评价，措辞上有所不同，《余冬序录》称玉

珍兵为“掠云南”，批判他们的凶残；其次，何文

在文中将韩贞女和木兰相联系，用典以延展文

本。而《西樵野纪》中称玉珍为“讨云南”，政治

立场不同，且就事论事，并未将韩贞女和历史上

的木兰联系。除了杂传描写上缺乏深意，在志怪

描写上，也缺少意趣。同样写志怪，《（正德）姑

苏志》中的情节更为复杂，逻辑通畅，其或出于

祝允明等人之手。①而《西樵野纪》中改变了结

局，内容上有处理不当处。《（正德）姑苏志》里

面加入了僧翌捡钱和华严寺中怪事频发的情

节，描绘上也更加细致。最大的不同，则是结局

的改变，《（正德）姑苏志》中的结局是，神秘女

子在华严寺待了三个月后，说了一段奇怪的话，

自行离去。而《西樵野纪》中则是僧昊阻止神秘

女子和僧翌在一起，僧昊不久后突然去世，暗示

是女子将其害死，僧翌无恙。从全篇来看，此女

只是用一些恶作剧的手段，如抛瓦砾、泼污秽等

无伤大雅的小事引起别人注意，表达不满，并没

有恶毒的做法。在《西樵野纪》中，暗示她害死

僧昊，则与前文塑造的形象不符。再来看《（正

德）姑苏志》的文本，则十分有趣，神秘女性因

为僧翌“年少质美”，抛瓦砾、抛钱引起他的注

意，并称与他有前世姻缘，一同吃饭睡觉。僧翌

的师傅僧昊觉其怪异，念经驱逐，反被泼污。后

二僧返回华严寺，女子跟随之，并展现奇异之

处，能够找到丢失的东西，言说福祸多中。一日

突作隐语，然后三月之后告知离开。忽然而来，

忽然而去，预知福祸而无不准，吸引注意和表现

生气时，也是恶作剧式的报复。该文以旁观者第

三人称限制的视角，刻画出一个天真、直率、爱

美色而不失本性的妖女形象。“莲花即应沃罗”，

此隐语可能说“我”是因陀罗神，将印度最神圣

的神祇描写成一个恶作剧少女，也借此处横插

一笔，带给人想象。同时，奇事也在无伤大雅的

结局中告一段落，隐语的真正含义，妖女到底是

何种妖怪，留给读者体悟。观之《西樵野纪》中，

妖女一言不合，取人性命，且文本较为干涩，内

容全为叙事，而少描绘人物细节，不复灵动之

美。总体来看，《西樵野纪》完整保留了故事的

主体情节，却在改编时删减文辞，流失了原文中

的深意和韵味。

同样相似的是对《近峰闻略》的删节。《西

樵野纪》中为了简省，将四鬼写作三鬼，告发仆

人的情节中也将具体偷钱的细节省略；解决陈

雪谷子的病后，预测福祸，陈雪谷讲此事等情节

也被全部删除。黄省曾称其文“辞气峻绝，无调

斫，无羞涩”②，也是基于对其文辞雅驯近古的

夸赞。侯甸的版本较为省净，这也是当时编纂类

书、丛书等节选文本的习惯。

《西樵野纪》一书，搜罗了苏州地方文献

中前辈学者的奇闻逸事篇目，经过修订并加以

自身原创而最终成书。侯甸在改动时，保留了情

节的完整性，在篇名的修订上也注意将文本主

要内容表现出来，但在文字上，《西樵野纪》更

为省净雅化，简略直白，删去了连词、虚词等，保

留主干部分，并以整齐的短句连缀全篇，注重记

事的同时往往缺乏内蕴和多元审美趣味。

“录事不记意”的编纂手法，体现嘉靖以

来苏州志怪小说编纂的审美立场，这在杨仪等

人的作品中亦有所表现。杨仪《高坡异纂》有言：

“予书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旧传，因其辞近

鄙拙，稍为删润入录。”③对旧有材料中“词近

鄙拙”的文句有所删定，以求雅正。这样的编纂

趣味，对吴大震《广艳异编》、冯梦龙《情史》产

生影响。他们在选录前代作品时，常会删除其认

为不重要的内容，以冯梦龙《情史·著解概》篇

①  《（正德）姑苏志》序中曾言《姑苏志》经过数次创作，

参与者包括陈颀、刘昌、吴宽、王鏊、都穆、祝允明等，

他们皆有文人笔记问世，且相关著述中涉及志怪的

内容很多。《（正德）姑苏志》序：“弘治中，吴宽尝与

张习、都穆有志修述，未成而卒，遗稿尚存。”又“修

志名士”中明确记录吴宽、王鏊、祝允明、蔡羽、朱存

理等皆参与其中。

②  [明]黄省曾：《西樵野纪·前叙》，第 685 页。

③  [明]杨仪：《高坡异纂》，《烟霞小说》本，《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15 页，济南：齐鲁书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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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说听》中的删改①为例：

《说听》 《广艳异编》 《情史》

及归，则见向
男子至，谓曰：“吾
与 汝 当 为 夫 妇。”
时妇有孕不就，及
产乃来，遂与交接。
妇昏暝如寐，有顷
而苏。

及归，则见
向男子至，谓曰：

“吾与汝当为夫
妇。”时妇有孕不
就，乃产乃来，遂
与交接。妇昏暝
如寐，有顷而苏。

及归，则见向
男子至曰：“吾与汝
当为夫妇。”时妇
有孕不就，既产乃
来，遂与交接。妇昏
暝如寐，有顷而苏。

其所衣不过一
裩，而时时扱之，仅
掩其阴，殆类市井
丐乞。

其所衣不过
一裩，而时时扱
之，仅掩其阴，殆
类市井丐乞。

其 所 衣 不 过
一 裩，而 时 时 投
之，仅掩其阴，殆
类市井乞丐。

最后一羽流为
召将，将至，乃王灵
官也。箕直入其家
井中，捞得红漆箸
一双，及斛概一事。
碎之，灰以饮妇，遂
愈。盖二物为祟也。
或言乃柳树精，凭
此二物耳。（《说听》
卷二）②

最后一羽流
为召将，将至，乃
王灵官也。箕直
入其家井中，捞
得红漆箸一双，
及斛概一事。碎
之，灰以饮妇，遂
愈。盖二物为祟
也。（《广艳异编》
卷二二）③

后 一 羽 士 召
将王灵官至附箕，
直入井中，捞得红
漆箸一双，及斛概
一事，碎之，灰以
饮妇，遂逾。盖二
物为祟也。（《情史》
卷二一）④

从《说听》到《广艳异编》再到《情史》，辑选者

从语言雅驯的角度删减和改编原有内容，比如

《说听》的最后一句增加了推测，“或言乃柳树

精，凭此二物也”，因为文章开头有“舟泊某港

柳树下，一男子蓬首黑面”，张氏是在柳树下遇

到怪男子，作者最后一句既照应了篇头，又提供

了另一种可能，带给读者想象空间。而后两种文

本，因为此句和叙事内容无关，将其删除，文辞

上以简净雅驯为重。

这种新变在嘉靖以后的笔记小说创作中有

所体现。一方面，文本以描述事件为中心；另一

方面，语言以雅驯简练为重，文采的美感被削

弱。各种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首先，笔记小说

的创作群体及其创作心态发生变化。明中期苏

州文人将笔记视为文章创作的一部分，亦是古

文辞运动中的一环，对前代各类诗文作品加以

学习并运用到当下的创作中，文本的整体艺术

水准较高。嘉靖以来，随着唐宋派的兴盛，以及

场屋之束缚，⑤对古文辞的倡导则让位于对时

文的研习。世人多追求功名，陆延枝在创作志怪

时，被朋友批为“泊于进取”“志荒矣”。⑥加之

大批精英文人的创作转向，除王世贞（本身以

史为重）外，很难再有诸如王鏊、都穆等担任中

央六部官职的文人从事该领域的创作。作者大

多为中下层文人，格局较小，甚至被批为“一二

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⑦，志怪趋

于末流。其次，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纯粹的自

娱作品也有减少。承平时代过去，外忧内患，倭

乱、外族骚扰、党争、宦官之祸，混乱的环境伴随

着心态的焦躁，文人关注社会的同时，对文学本

身的审美追求也随之减弱。文学定位发生了转

移，总体以论述社会问题为重，较少追求纯粹的

娱乐与文学审美，文字上的锤炼亦不如前代。随

着白话文学的兴起，通俗小说承担了笔记小说

原本的娱乐与享受功能，更好地发挥世俗化审

美特质，提升文辞书写的鲜活度与人物形象刻

画的细腻度。在生动活泼的语言作用下，该文类

有更多对奇谈怪论描述的空间，也吸引了更多

创作者与阅读者。

简言之，上述所论有意识的文学化创作模

式，在祝允明等人的笔记小说中有所展现与发

扬，而在《西樵野纪》中表现得更为明确。该作

品全书收录志怪，成为是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

化文本，强化了地域著述“好奇尚趣”的创作旨

趣以及“变俗为雅”的文学审美变迁。而此书也

在嘉靖以后不断流播，许多作品被进一步选辑

①  金源熙《〈情史〉故事源流考述》提及这一问题，本

文选择个案仔细分析。金源熙：《〈情史〉故事源流考

述》，第 78-80 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②  [明]陆延枝：《说听》卷二，《烟霞小说》本，《四库全

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76 页，济南：齐鲁书

社，1995。

③  [明]吴大震：《广艳异编》卷二十二，《古本小说集成》

第一辑第 146 册，第 92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④  [明]冯梦龙：《情史》卷二一，第 512 页，长沙：岳麓书

社，2003。

⑤  明代人才选拔中，尤为重视进士科，而对贡选者多有

轻视，“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八

股取士制度在成化以后逐渐完备，文人的功名之路

多求于科举。详见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浙

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郭培贵：《论明代科举制

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3 年第 5 期。

⑥  [明]陆延枝：《说听序》，《烟霞小说》本，《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子部第 125 册，第 649 页，济南：齐鲁书社，

1995。

⑦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 1 页，长沙：岳麓书

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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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订，扩大了苏州笔记小说的影响范围。因

此，明代吴中笔记小说对文学艺术的纯粹追求，

于《西樵野纪》的选辑及一系列作品的出现之

时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回落。随着社会变迁和政

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文言小说创作又发生了

变化，向政治靠拢，文学色彩弱化，对文本文学

审美特质的追求让位于对政治及社会历史的书

写，相关志怪笔记的创作热潮逐渐衰落。

四、余论：《西樵野纪》的小说史、 
社会史、书籍史意义

以《西樵野纪》为代表的明代苏州笔记小

说，展现“以奇为不奇”的文学创作思路，而在

文学书写上，有意向雅驯、质朴的传统文学形式

靠拢，体现“录事不记意”的特点。其“以奇为

不奇”的观念影响到后来的小说创作。明代晚

期以来，话本小说兴起，苏州笔记小说的编纂和

改订又展现出新面貌。话本小说家延续了“以

奇为不奇”观念，又将其发展为“以不奇为奇”

的创作理念。

前代研究资料中已明确指出“三言二拍”

中的许多故事来源于明代笔记小说，其中又有

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明中期的苏州笔记小说。①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蒋震卿的故事就直接

来源于《西樵野纪》，另《警世通言》中有关张

皮雀的故事，或亦与本书相关。话本小说家在阅

读了大量明中期苏州笔记小说的基础上改编，

受其创作观念的影响也自不待言。尚奇好怪的

审美趣味已渗透地方文化，以冯梦龙为代表的

江南小说家们，也习惯以猎奇的心态阅读和创

作小说，“为奇”的理念已经在创作之初注入其

心，他们又延续和发展“以奇为不奇”的文学创

作思维，展现出“以不奇为奇”的创作观念。

凌濛初在序言中云：“今之人，但知耳目之

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

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②

他指出，前代小说目光聚焦于“耳目之外”，也

就是常人很难目睹、远离街头巷尾的诡异之事，

而当下市井日常中也有很多非常理能够解释的

怪奇之事，这些内容亦值得重点关注。他不断论

述小说与百姓日用的关联，同时也是对小说的

批评之声的反驳。序言中隐含着的对话者，当是

批评宋以来笔记小说作品的正统文人。小说家

试图声明话本小说有别于笔记小说的优势在于

记载日常生活，而非“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

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并暗讽名教中人

“少所见，多所怪”。③他期冀通过对书写对象转

换的一再强调，弥合正统文人和小说家之间的

观念差异，但其最终的书写对象，依旧是诡谲幻

怪，而这些内容以日常生活为外部环境加以点

染，这和苏州笔记小说通过笔法渲染文本的真

实性，并将其放入真实时空中有一定的联系，或

展现晚明话本小说家们对前代文学创作观念的

继承与发展。其共通之处在于：首先，文本叙事

的最终目的是“为奇”，书写奇事，只在创作路

径上展现差异性；其次，两者都试图寻找一种新

的叙述话语重新建构原有的故事主题，达到奇

上加奇的阅读体验，类似“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用正统的传记文学叙事方式记载奇闻异谈，赋

予其时空和围观者的真实性，以及用夸张渲染

的笔法载录日常生活中的奇事，皆是通过差异

性的叙述方式带来文学创作上的新意和阅读上

的全新体验；此外，将奇诡事件虚化为实录或者

融入日常生活，皆体现出审美旨趣的调和。

值得注意的是，居于唐传奇与清代志怪传

奇之间的明代笔记小说，被视为“两峰之间”的

低谷，④《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其承继宋传奇而

来，“文笔殊冗弱”，且刊刻时“真伪错杂”，简略

而多荒怪。⑤这些评价主要从文本形式角度出

发，认定该类作品文学水平不高，但从更广阔的

社会史、阅读史、书籍史等视野观察这一时期的

笔记小说，亦能从中发现明代笔记小说，特别是

苏州笔记小说的独到之处。

首先，该类作品展现出对地方文学空间的

建构。作者生活在江南，相关奇异事件往往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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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晕染出朦胧妖异的水乡世界。故事中出现

了太湖、石湖、护城河、皋桥、宝林寺、玄妙观等

地方空间意象，又有鳖怪、金鲤、槐树怪等与江

南水土密切相关的异象，展现“这一特定的历史

语境中‘江南’的种种社会、文化风貌”①。作品

对物产、日常生活、文人交游、民风民俗等内容

的书写，则是对文学空间的无意识营构，也是对

地方生活史的独特展现，强化了地域文化观念。

其次，该类作品的成书、选辑与改订，从微

观角度呈现了地域阅读史和书籍史的面貌。以

侯甸所作《西樵野纪》为例，其择取、裁剪前代

苏州笔记小说，并以地方怪异之事为主要书写

对象，这体现其阅读趣味与创作趣味。他所阅读

的小说书目，基本在转引与改订的作品中得以

呈现。由转引、传抄而成志怪小说集的现象并非

个例，上文所言陆延枝、杨仪、陆粲、陆采等人，

皆有类似著述问世，这共同反映了地方热门阅

读书籍及“尚奇”的阅读趣味。由此可知，《菽

园杂记》《志怪录》《都公谭纂》《近峰闻略》

等书，在当时的苏州文人群体中流传甚广。从创

作过程来看，转引、改订等方式是成书的重要手

段之一。雅集闲谈，故事传抄流播而成志怪小说

集，小说集又被陆延枝、顾元庆等人纂集而成笔

记小说选集乃至小说类书与丛书。简言之，明代

中后期笔记小说集的生成及流播过程，伴随着

文人的集会、清谈、交游，其文本本身的艺术特

质或许未有值得再三讨论之处，但对文人群体

生活方式和阅读、创作方式的展现有其独到的

视角。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志怪小说的创作

出现同质化现象，原创性已无法考证，这也是

明代吴中笔记小说乃至大部分笔记小说所呈

现出的新特质。只能通过成书年代、作者生平

以及确定性的文字记载才能厘辨作品的先后顺

序。如《菽园杂记》成书于成弘之际，由此判定

其中的故事当是早于后来者；又如《西樵野纪》

中许多篇目与《志怪录》相同，根据文本的详略

以及侯甸自序中言跟随祝允明等学习，听闻奇

谈，而推测侯氏当是从《志怪录》中裁剪了很多

素材。很多同类型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

与地点，但其来源很可能是一次“豆棚闲话”，

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文人群根据某个奇谈怪

论进行同主题的创作。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

性，利用客观的时空加以包装，最终生成了多

篇故事情节相似但发生时间、地点、参与人物

有差的志怪小说，这或是“以奇为不奇”创作风

尚形成的客观因素之一。同时，这亦体现出笔

记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型模式，利用清谈中共同

拥有的素材库进行同质化的创作，从而导致篇

目内容雷同却又并非完全一致，难以判定作品

的原创性质。但这些故事并非没有研究意义，

将视角聚焦于不同的叙写策略上，或能发现其

背后的审美旨趣及文化精神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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